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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余收割者》中母女间的“共生”关系研究 
覃茜茜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唯余收割者》中，两对母女关系都经历了从“共生”到分离的残酷过程，文章借助伊基·弗
洛伊德的“共生幻想”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这种不健康的母女关系源自于“父亲”角色的缺失，女性丧失主体性并受到了男权话
语的裹挟，无法走出自我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 《唯余收割者》 共生幻想 
 

现代社会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提升使得女性话题的热度居高

不下，其中母女关系这一议题由于其隐秘性和特殊性越来越多地进
入到大众视野。卡尔·荣格曾提出“厄勒克特拉情结”来阐释“恋

父仇母”的心理现象。荷兰心理学家伊基·弗洛伊德在重新解读了

厄勒克特拉的神话故事后，提出了母女关系中存在“共生幻想”的
概念——厄勒克特拉杀母的行为恰好体现了女儿对母亲的极度依

恋，与此同时，若母亲同样依赖孩子的认可，二者之间便会形成一

种不健康的“寄生”关系。1 
艾丽丝·门罗的《唯余收割者》被收录在她的《好女人的爱情》

这部短篇小说集当中，小说中存在着两对母女：伊芙和索非、伊芙

的母亲和伊芙。这两对母女的关系都经历了从“共生幻想”到完全
分离的过程，文章旨在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以及作用在女性身上

的影响因素。 

一、从“共生”到“厌母” 
门罗在《唯余收割者》中塑造的母亲形象打破了一直以来笼罩

在女性身上的“母亲神话”，通过“失德”“失范”的母亲形象，真

实地展现出女性所处的生存境遇。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将母女关系
置于叙事的中心，暴露出这一议题背后掩藏的残酷真相。 

小说中，年轻时的伊芙与火车上邂逅的陌生男人孕育了女儿索

菲，她将女儿的诞生视为生命中最伟大的变化并选择独自抚养女儿
长大。在与女儿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伊芙将女儿作为欲望对象，将

全部情感寄托在女儿身上。直到女儿离开自己组建了新的家庭，伊

芙仍然留恋往昔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光，想要重拾与女儿之间的温
情。然而，在女儿来别墅度假期间，伊芙敏锐地察觉到女儿索菲对

于过去的消极态度。每当她故意在女儿面前谈起过去那段她们相处

最愉快的日子，希望以此来拉近和女儿的距离时，索菲都表现得异
常冷漠，仿佛那是一个不能被触碰的禁区。女儿为何会对过去如此

反感？ 

一方面，伊芙年轻时缺乏爱情基础的性行为破坏了家庭的完整
性——父亲角色的“缺席”。同时，她剥夺了索菲寻找父亲的权利，

使索菲在“私生女”的身份下长大，未能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另

一方面，伊芙压抑自己的女性意识，将索菲对自己的依恋作为自我
价值实现的途径，忽视了索菲自身的情感需求。 

伊芙和索非的母女关系符合“共生幻想”的模式，伊芙将自我

价值和情感投射到女儿身上，渴望获得女儿的认可。但是，她忽略
了女儿与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差异性，一旦女儿离开自己，她必然

难以接受分离的创伤。对女儿的过分依赖使伊芙忘却了自我，女儿

成为她唯一的情感需求。然而对女儿索菲来说，过去的自己为了满
足母亲的情感需求，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情感，试图和母亲达成

暂时的“共生”，甚至一度通过效仿母亲放纵欲望的行为来获得和

母亲的亲密联结。而这样过度捆绑的亲密关系注定是不牢固的，必
然走向破灭。 

因此，过去的记忆是索菲痛苦的来源，当索菲不再压抑真实的

情感，必然导致与母亲共生关系的分离，甚至借分离来报复母亲。
从调侃“自己保持了孩子他爸来去无踪的家族传统”2 到与伊安组建

新的家庭，索菲完成了与母亲伊芙的分离——远嫁他乡，五年不归。

如果说索菲的行为是出于对母亲的厌恶，对自我的呼唤，那么在脱
离了母亲之后，索菲是否能拥有完整的自我？小说中给出的答案是

否定的。索菲在与母亲的“共生幻想”中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转

而将伊安视为救命稻草，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例如，当伊安来到
度假屋的时候，索菲“说话做事都变得小心翼翼的”，一副因遇到

伊安而对命运感激不尽的样子。如今的索菲娴静优雅、贤惠端庄，

变成了和伊安一样的“体面”人。伊芙意识到或许在伊安看来她的
人生不过是个污点，充满了背德的痕迹，她将永远无法融入索菲的

新家庭。索菲在丈夫伊安到来之后选择性地忽略了母亲伊芙的感

受，她不用再扮演母亲的女儿，装出和母亲和睦相处的样子。昔日
与母亲一同度过的日子只让索菲感到厌烦、难堪，对母亲的付出索

菲予以了否定，她站在了伊安所代表的男性权力一边，谴责母亲失

德的行为。而面对这种情况，伊芙最终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力。 
沉溺于“共生幻想”的母亲让索菲窒息，急切想逃离原生家庭

的索菲有意切断了与母亲的联系，以此来获得“新生”。然而悖论

在于，索菲脱离了与母亲的“共生”关系，也无法真正拥有她想要
的自由，在男权社会的控制下，她成为了“杀死母亲的帮凶”。门

罗在小说中所要达成的目的并非是对母亲或女儿单纯的同情或指

责，而是让读者看到施加在母女关系背后的力量，以及女性在社会
中更加令人绝望的处境。 

二、“共生”关系的代际传递 
母女关系中的“共生幻想”同样存在于小说中的另一对母女—

—伊芙的母亲和伊芙身上，从互相依附的“共生”关系到完全分离，

这样的过程在代际之间不自觉地产生了传递。 

小说中，当伊芙知道女儿索菲即将离开，她还是继续着内心的
挣扎，抱着一丝希望通过寻找往昔的踪迹来给自己一些宽慰。伊芙

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母亲在伊芙小时候经

常带着她在乡间坐车旅行，一开始伊芙很乐意参与这种出游，可是
后来她“开始讨厌和妈妈一起游荡，讨厌被定义为妈妈的女儿。”3

伊芙和母亲的关系也经历了“共生”到分离——从依恋母亲到厌恶

母亲，这样的转变正在伊芙和索菲之间重演。母亲留给伊芙的是错
误的占有感，阻碍了伊芙个性的发展，因此伊芙不再追随母亲四处

游荡，也不喜欢母亲夸张的打扮，她甚至将母亲说话的腔调作为粗

俗的代表加以模仿，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仇恨。她试图挣脱这些枷
锁，不再被贴上任何人女儿的标签。然而，伊芙现在回想起对母亲

的恨意，内心却隐隐作痛，就像不小心碰到了一颗痛牙。母亲当年

没能给伊芙的关爱，伊芙同样也没能给索菲，现在的她正在体会当
年母亲所承受的痛苦，因此伊芙试图寻找到记忆中与母亲一起看过

的玻璃墙，借此来暂时宽慰自己，弥合这段关系带来的创伤。 

在寻找玻璃墙的途中，伊芙开错了路，带着孩子们走进了一座
又脏又乱的房子。房子里坐着几个神情古怪的陌生男人，伊芙嗅到

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赶忙驱车离开。在即将离开房子的时候，一个

金发“男人”跳进了伊芙的车里，仔细看原来是一个年轻女孩儿。
在和女孩的短暂相处中被女孩撩拨起的性欲让伊芙突然意识到—

—自己仍渴望着爱情，女儿不应该成为她仅存的情感诉求。同时她

也在女孩儿无意间的行为中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自己正如这
个女孩儿一样，对待性冲动、随意、不考虑后果，女儿厌恶的正是

自己的这种态度。因此，“顿悟”后的伊芙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悲剧

重演，选择向这个陌生女孩儿伸出援手，以女孩儿的被救来弥补自
己内心的愧疚感和罪恶感。伊芙默认了女儿索菲对自己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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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行为失范，她将永远得不到女儿的肯定。而这样的审判显然带有

男权话语的印记，进入了“厌女”的逻辑框架之中。未婚先孕是男

权语境中的原罪，抹杀了伊芙为女儿所做的一切努力，甚至剥夺了

她母亲的身份。当伊芙意识到女儿已经主动选择接受男性权力的规
训，而自己已经无力挽回时，她只能在“失语”的状态下无奈地接

受。 

记忆中的玻璃墙已经破碎不堪，被肮脏的房子、醉酒的男人、
跳车的女孩儿取而代之，陈年的创伤再难愈合，伊芙与母亲，与索

菲再难和解，被女儿抛弃的伊芙躺在变空的房子里，“薄木板墙像

层纸壳似的包围住她”，4 没有了女儿的房子不能再带给她任何温暖，
更像是一副冰冷的棺材，这里隐喻了伊芙将在孤独中等待死亡。 

三、母女关系中的男性权力 
“自从女性学登场以来，母女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5 母

女关系这一议题限定了女性身份，而文章所讨论的母女“共生幻想”

从形成之初就受到了“父亲”角色缺失的影响。可见，这种不健康

的依赖关系和男性在家庭中的分量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唯余收割
者》中，门罗重点展示了伊芙和女儿索菲之间的情感纠葛，对男性

角色着墨不多。“父亲”的形象更是只出现在回忆当中，颠覆了传

统的家庭结构。 
小说中索菲的“父亲”是母亲伊芙在火车上偶然结识的，他是

一位血液疾病学专业的医生，在印度已有家庭。女儿索菲的诞生并

非因为爱情和婚姻，而是母亲一次冲动的纵欲。因此，索菲生下来
就无法感受到父亲的关爱，只能从母亲伊芙身上满足情感需求。父

亲角色的缺失为伊芙和索非之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前提。索菲

曾一度对父亲充满好奇和渴望——研读咯拉拉邦的书籍、穿纱丽参
加晚会并且说长大后要去印度寻找父亲。然而这一想法被伊芙否定

了，伊芙并不想要一个丈夫，她只想要一个孩子。伊芙抛弃了传统

的婚姻结构，选择自力更生独自养育女儿，但却无法兼顾职业女性
和母亲角色的平衡。女演员的职业不能给伊芙带来稳定的收入，也

使得她缺乏对索菲的关注。 

对索菲来说，父亲仅仅只是一个给了她血缘的模糊形象，父亲
位置的空缺必然要由其他对象进行填补。索菲一开始将这种情感诉

求寄托在母亲身上，而后寄托在丈夫伊安身上，为自己找到了一个

父亲的“替身”。 
小说中写到伊安——“瘦瘦的金发男人，中等个头，动作敏捷，

和蔼可亲。”6 好像伊安走到哪里都是体面乐观，包容大度。但实际

上，伊安在伊芙和女儿之间制造的隔阂就像一道屏障，使伊芙被孤
立在外。在伊安代表的男性世界，女性自愿或非自愿被男性塑造、

矮化，成为男性理想中“贤妻良母”的形象投射。伊安被索菲当作

是父亲的“替身”，对他报以女儿般的依赖，同时也让他取代了母
亲的位置。 

除了索菲的父亲和伊安，小说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男性角色

——菲利普。菲利普是索菲和爱尔兰男孩的“私生子”，小说的叙
述起点就从伊芙开车带菲利普玩抓外星人的游戏开始。伊芙听从菲

利普的指挥追踪车辆，游戏过程中祖孙二人似乎相处地十分愉快。

而之后叙述时间又退回到菲利普刚来的时候，他表现得对一切都漠
不关心，似乎刻意和伊芙疏远。在回忆部分结束之后，故事又跳转

到开头玩游戏的当下，在菲利普想停车买冰激凌被伊芙以“家里有

好多冰激凌”7 拒绝之后，菲利普纠正道：“你不该说‘家里’”，“那
只是我们临时待的地方。你应该说‘那房子里’。”8 菲利普对曾照顾

自己长大的外祖母伊芙没有一丝亲近的感觉，反而强调了他们关系

的疏远。对菲利普来说，外祖母的房子并不能带给他家的感觉。即
使伊芙在菲利普面前竭力想亲近他，强调他还是婴儿时就认识他，

任他指挥陪他玩游戏，也唤不起菲利普心中丝毫对外祖母的温情。

在伊芙向伊安和索菲讲述寻找玻璃墙的过程时，她有意隐瞒了哈罗
德和跳车女孩儿的部分。因为她知道，他们根本不关系或者说无意

理解伊芙内心的无助和恐惧。这时菲利普看了她一眼，门罗形容道：

“漠然的一眼”9。即便是和伊芙共同经历这一切的菲利普，也对伊

芙的感受选择了忽视。或许菲利普也已经意识到伊芙无法表达、不

被接纳的困境，而这一切都得到了索菲的默许。 

无论是伊安还是菲利普，显然无法理解伊芙和索菲这对母女之

间关系从“共生”到分离的过程，男性视角下的伊芙只是得到了违
背道德后应有的惩罚，同样未婚生子的索菲在伊安和菲利普那里是

否获得了认可？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当索菲去机场接丈夫伊

安，留下孩子们和母亲伊芙在家的时候，菲利普大吼道：“那个大
啥走了没有？”后面又陆续向伊芙解释“大啥”的意思——从开玩

笑的“大便”到“大妈妈”，同时菲利普还说有时候伊安就这么叫

索菲。从菲利普对这个称呼的解释可以推想出，索菲和伊安相处时
或许没有得到平等和尊重。还有在索菲选择和伊安结婚时，母亲伊

芙劝她再考虑一段时间，并且婚礼时间和自己演出的时间冲突，不

能请假参加女儿的婚礼。然而索菲根本不听劝说，她告诉母亲那是
一场不像婚礼的婚礼。这里也可以看出，索菲在和伊安的这段婚姻

中，显然处于依附的位置。她自以为这段婚姻救赎了她，给了她离

开母亲的理由和机遇，使她从这段母女关系中解脱出来。然而，婚
姻到底能否使索菲获得自由，之后的故事门罗并未给出。 

通过这几个男性人物，我们看到了母女关系背后潜藏着复杂的

权力较量，在重新思考母亲形象、母女关系这些女性话题时，门罗
笔下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细腻深刻的材料。 

综上所述，门罗在小说《唯余收割者》中为我们展示了女性个

体不同人生阶段的样态，其中伊芙和索菲无法和解的母女悲剧令人
唏嘘。小说非线性叙事结构恰当的表征了破碎分离的母女关系，最

终伊芙独自一人处在一个时空的交汇点上，等待着死亡。当她意识

到女儿和自己产生隔阂的深层原因，她也就无法再靠过去与女儿的
回忆唤起女儿对自己的认同。而对于未来，女儿决定提前离开，小

说结尾伊芙又剩下了孤身一人，她将在对女儿的怀念和愧疚中度过

余生。文章由母女关系作为切入口，反思女性被历史塑造的文化形
象，找到现代社会女性生存困境中的症结，呼吁社会关注女性的身

份认同和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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